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論陶觥及所記史事

李學勤

　　２０１２年９月中旬，出於偶然機會，看到一件商代晚期的青銅觥，有較長銘文，作器

者名陶，仔細觀察，殊有研究價值，隨手寫有筆記。 近讀《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》第６

輯朱鳳瀚先生《新見商金文考釋（二篇）》 〔１〕，已對此器作了深入詳細的討論，並有器

形照片和銘文影本、摹本。 朱文有好幾點足以糾正我過去的誤解，我的想法或也有可

作朱文補充之處，因此將原寫筆記修改，供大家參考商榷。

陶觥是一件製作精細的素觥，其形制、裝飾均類似容庚先生《商周彝器通考》６７９

觥，特别是其流部較短，不太向前伸出。 觥通體呈淡青色銹，高２８釐米，長３０．９釐米，

保存狀况良好。 觥蓋前端爲有“瓶形”角的龍首，角的内側有小横突起。 龍耳外伸，右

耳舊已折損。 鋬的上部飾披角的牛首，鋬身佈以鱗紋，下方有垂珥。 低圈足，足上有

兩道弦紋，足内器的外底没有網格狀綫紋。

觥係蓋器對銘，銘文有４行３９字，在商代銘文中算不得最長，但如以蓋器合計，就

多達７８字了。 下面試依器銘行款寫定，然後略加解釋：

癸亥，小臣■易（錫）百工，王乍（作）

册■友、小夫麗，易（錫）圭一、

璧一、章（璋）五，■（陶）用乍（作）上且（祖）癸

■彝。隹（惟）王曰：“嗣”，才（在）九月。或。

“癸亥……在九月”，是商代常見的紀時格式，即九月癸亥日，卜辭銘文都有，不煩

舉例。

“小臣”在商代卜辭銘文中意即臣下的臣，是相對於君王的稱呼。 其實際身份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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〔１〕朱鳳瀚： 《新見商金文考釋（二篇）》，《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》第６輯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５年。



高或低，“有的地位很高，僅次於王” 〔１〕，觥銘中的這個“小臣■”正是這樣。 其人名

“■”，字從“且”從“甫”，在古文字中首見。

“百”字没有上端一横，是比較原始的寫法。 “百工”一詞，見《尚書·堯典》等篇，

即指朝中百官。 小臣■有資格賞賜百官，可見他當時有特殊尊貴的地位。

“作册”，大家瞭解是史官，“■”是該人的名字。 他在銘文中特標爲“王作册”，係

表明他是王的史官，並非小臣■私家的臣屬。 “友”在此意思是同僚，“王作册友”相當

於《尚書·酒誥》的“太史友、内史友”，毛公鼎的“大（太）史寮（僚）”。 “小夫”，詞見《商

君書·境内篇》及雲夢睡虎地秦簡《日書》， 〔２〕指身份較低的屬員。 “麗”讀爲“果”，意

思是侍，習見於商末周初銘文。 〔３〕 “王作册■友、小夫麗”，是説王朝史官■和他的僚

屬都到場服事。 小臣■賞賜百官，有史官服務，説明這是商王朝一次盛典，非比尋常。

■及他的僚屬參預這次活動，也得到賞賜，計有圭、璧、璋等禮玉共七件。

“■”即“陶”字， 〔４〕爲觥的器主之名。 看上下文，他應該是作册■同僚中的重要

成員，因而分享到小臣■的賞賜，作這件觥祭祀先人“上祖癸”，以爲紀念。

“上祖癸”是器主陶先人世系中第一位祖癸，故而加區别字“上”，例如殷墟卜辭有

“上甲”、“上乙”等稱謂。 在青銅器銘文裏，用“上”作區别字前所未見。

“惟王曰嗣”，記於銘文末尾，也是商代至周初的習慣文例。 “曰”字寫成“口”形，

省去一筆，裘錫圭先生曾有詳論。 〔５〕

“嗣”義爲嗣位。 前王逝世，新王宣告嗣位，故云“惟王曰嗣”。 由這一句，可知觥

銘所記的是繼嗣王位的典禮。

《尚書》中的《顧命》（或分爲《顧命》、《康王之誥》）記述周成王病卒，康王嗣位的典

禮，是由大臣召公來主持的，“時周公已殁，召公最爲元老重臣，故治喪及命新王，皆由

召公主之。” 〔６〕殷周禮制相因，觥銘小臣■的身份應與之相類。

值得注意的是《顧命》記載中史官在行禮間有重要作用，即：“太史秉書，由賓階隮，

御王册命，曰：‘皇后憑玉几，道揚末命，命汝嗣，臨君周邦，率循大卞，燮和天下，用答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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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土文獻（第七輯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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趙誠： 《甲骨文簡明詞典》第５９頁，中華書局１９８８年。
《雲夢睡虎地秦墓》編寫組： 《雲夢睡虎地秦墓》，圖版一一六，７３２，文物出版社１９８１年。 西周早期小夫
卣銘文“小夫”則係人名，見《新收殷周青銅器銘文暨器影彙編》１０９９。

楊樹達： 《積微居金文説》第１４５頁，中華書局１９９７年。

容庚： 《金文編》第９４２頁，中華書局１９８５年。

裘錫圭： 《關於殷墟卜辭中的所謂“廿祀”和“廿司”》，《裘錫圭學術文集》第一卷，第４６７—４７２頁，復旦大學
出版社２０１２年。 參看李學勤： 《談寢孿方鼎所謂“惟王廿祀”》，《中國歷史文物》２００３年第６期。 新出版的
《殷墟小屯村中村南甲骨》２１０：“王曰祀雚，其雚其遘又（侑），王受又＝ （有祐）”，“曰”字也作“口”形。

屈萬里： 《尚書集釋》第２３４頁，聯經出版事業公司１９８３年。



文武之光訓。’”從這裏，我們也可以推想觥銘裏的作册■及其僚屬在典禮中的角色。

瞭解了陶觥銘文所記是商王嗣位的典禮，考慮觥的形制屬於商末，其銘文的風格

也指示這一點，那麽典禮内新嗣位的商王最可能是帝辛（紂）。

這裏還需要討論觥銘最後的“或”字。 此字綴於銘尾，應係器主陶的族氏，但寫法

不像常見族氏那樣美術化。 “或”這一族氏見於上海博物館收藏的一對商周之際的方鼎

（《殷周金文集成》２１３３、２１３４），其銘文云：

作父癸

■彝。或。

没有器主之名。 值得注意的是，方鼎的“或”字形狀和陶觥的非常相似。

《集成》９０９５是一件西周早期的爵，其銘文是：

吕仲僕作毓子

寶■彝。或。

器主大約是當時在姜姓吕國的該族氏之人。 “毓子”可讀爲《尚書·舜典》的“胄子”。

《集成》５４３０是也在上海博物館的繁卣，時代爲西周中期前段，有較長銘文，其最後是：

……用作文考辛公

寶■彝，其萬年寶。或。

“或”字寫得與同銘各字樣子並没有什麽區别。

從上述各例，我們知道，陶觥器主所屬的“或”這一族氏，直到西周中期依然存在。

大家了解，西周中期以下，在銘文中標出族氏的風氣已經幾乎消失，“或”這一事例已

可説是特别晚的了。

需要附帶説明的是，殷墟卜辭黄組裏的“王曰：‘司’”和觥銘的“惟王曰：‘嗣’”恐

怕不是一回事，因爲那些卜辭有九月癸未、九月癸巳， 〔１〕這與觥銘的九月癸亥無法兼

容，除非加一個閏月。

２０１３年２月１２日初稿

２０１５年５月３１日修改

（李學勤　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；出土

文獻與中國古代文明研究協同創新中心　教授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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〔１〕裘錫圭： 《關於殷墟卜辭中的所謂“廿祀”和“廿司”》，《裘錫圭學術文集》第一卷，第４６７—４７２頁。


